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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香港製造業的黃金時期，工廠遍及各區，由過去人手作業轉

為機械生產。在一幢工廠大廈内，幾個不滿十六周歲的孩子們不約而同地蜷縮在

陰暗潮濕的厠所裏，捂住口鼻、東張西望不敢發出大的聲響，側耳傾聽外面的一

舉一動，等到風聲過後自然會有人來通風報信，這些小心翼翼的童工們生怕被那



些勞工處1的督察發現，給工廠招致麻煩，因爲他們知道這份「不合法工作」的

來之不易… 

 

年逾七十的嬋姐鍾愛得體的混搭元素，齊肩的咖啡色燙髮、藍碎花襯衫配灰竪紋西

裝褲、脚踩一雙增高的白運動鞋。由於聽覺吃力，她在接受採訪時習慣性的動作總

會將頭髮優雅地別在耳後，仔細地低頭傾聽問題。完畢後，抬頭充滿笑意地思考片

刻再娓娓道來。工廠會查看勞工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來辨別是否成年符合打工的身

份，尚未成年的嬋姐爲了補貼家用，需要經常藉用比自己年長的好友的身份證頂替

去做童工。事實上，對此事知曉的勞工處一直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工廠老闆們

背後經常塞黑錢給這些政府機構，因此只要不正面撞到即可相安無事。 

 

嬋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五金廠裏做火水燈。由於生產綫流速過快和技術的生疏，

她的中指不幸被穿孔的機器刺中，暗紅的血液順著指尖的湧動，十三四歲的她疼

的哇哇大叫，用另一隻手死死握住中指，生怕它斷掉。工廠的老闆娘漠不關心她

的傷勢，指著鼻子駡她闖禍精，威脅她如果敢把在工廠受傷的事情説出去就辭退

她。黑褐色的碘酒混合著她的鮮血流淌不止，鑽心的灼燒和刺骨的痛讓嬌弱的小

女孩故作堅强地咬緊牙關、噙著眼淚把委屈與淚水嚥下肚，因爲她知道，離開了

這裏很難再找到願意招收童工的工廠了。「我跟爸爸講述白天受傷的經過時，父

親數落我怎麽這麽不小心，都是自己的問題。」沒有醫院檢查、沒有索要賠償，

這件事好似從未發生一樣，一覺醒來第二天一切照舊。如今的嬋姐一邊説著一邊

釋然地撫摸著指尖上彎曲的長疤，那是她童年痛苦日子的見證，也是伴隨她終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職業安全健康局，<安健同心，職安局 25年走過的路>，
<https://www.oshc.org.hk/oshc_data/files/Aboutus/OSHCProfile/25th_History_panel.pdf>，[檢索日期：2023年
6月 2日]。（勞工處於 1964年成立工廠督察科，視察工廠及建築地盤，執行相關法例，並檢控違例人士和
機構。有需要時，工廠督察可向法庭申請頒布令，禁制一切可能對工人造成嚴重身體損傷的危險做法或機

器。） 



的一部分。 

 

後來，嬋姐去了製衣廠。人生開心的事莫過於自己掌控了經濟大權。嬋姐作爲早

早踏入社會的打工仔，每月的工資收入都要悉數上交給父親。但心軟的父親最終

總會把錢歸還進嬋姐的口袋，嬋姐說爸爸只是想知道她每個月賺了多少錢，具體

怎麽分配決定權還是在於自己。一天掙五塊的她爲了省半毛錢，寧願選擇分段乘

車多走段路。但十幾歲的孩子都是貪吃的，一塊錢一份的叉燒經常想吃就吃。 

 

製衣廠的工作有簡易之分，剛入職的她從簡單練起，後來逐漸熟練到選擇高難度

的西裝褲縫。練手的學徒工是沒有工錢的，爸爸會給她每個月三十塊錢的生活費。

雖然生活拮据了些，但年輕的女孩子們縂能找到苦中取樂的辦法。曾經一起共事

的夥伴們即使過了六十餘年至今仍然會一起飲茶聚會，共同回憶當時的苦與樂。

工廠周末休息的時候，嬋姐同年輕的男女們會參與各種 party，認識更多的朋友。

最流行的莫過於去風靡一時的游樂場——荔園，去游泳、划船、戲水。嬋姐喜歡

的偶像是陳寶珠，爲了追星她和好姐妹經常裝病曠工跑去華達片場圍觀演員拍戲，

渴望一睹偶像的風采。在放假休息不能見面的日子，大家也要保持聯繫，六七十

年代的電話號碼還是七位數字，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一定要分外珍惜，小心工整

地謄抄在一個本子上，倘若後續號碼丟失或者抄錯，那就再也聯繫不到對方了。 

 

任何年代的十七八歲都是美好的花季。嬋姐憑藉玲瓏的身材、小巧的五官總是贏

得衆多男孩的追求。對每個情竇初開、天真爛漫的少女來説，秘密的情事當然不

能與家長訴説。不謀而合的藉口即是以加班為由拖延回家的時間，同心愛的男孩

一起下班後壓馬路，希望兩人共處的時間可以慢些、再慢些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